
文庙往事

“女儿国度”景蓝斋

【泉城记事】

□鲁黔

文/画 张国华

怀旧之情，人皆有之，济南
府学文庙又重建恢复了，那里
曾是我寒窗五载的小学堂。入
学时乃芙蓉街小学，后改为大
明湖路小学。校园极大，南毗芙
蓉街，北接大明湖，内有几座古
老的庙宇，拱形桥、泮池、涓涓
小溪。森严的大成殿，其殿南边
是偌大操场。

东西相望的两座古亭，亭
内的石龟驮着数百年御笔刻下
的碑文。

据校外巷里的老人说：当
年的文庙有三宝，一曰“龙石”，
建国初让趵突泉公园拉走了，
就因为那块石头很美，充分展
现了“秀、瘦、透、漏、皱”的特
点，足以衬着天下第一泉扬名。
二曰“屏门”，给了大明湖南门
做了牌坊。三曰“铁牛山”，如今
不知踪迹……

冬天的教室里虽烧着一个
带烟筒的炉子，晴日里射入的

几缕阳光怎敌北方气候的阴
冷，下课铃响了，同学们双脚鼓
点般跺着，被冻麻的脚渐渐暖
和了。在雨雪的天气里，体育课
就在大成殿里完成的，在哨声
中 起 跑 ，在 垫 子 上 翻 腾 、跳
跃……

春的困倦中，好歹熬到了
下课，冲出教室，伸个懒腰，便
深吸着那来自万物复苏的芬
芳……

夏天悄然而至，每周六的
下午，在那个泮桥下的泮池里，
当体育老师信号枪冒烟的瞬
间，游泳比赛开始了，围观的女
生齐呼着“加油！加油”的号子。

秋天里，课间，在古亭子的
木栏旁，在秋风吹起落叶的树
下，切磋着应用题的解法。

上三年级时，大成殿老了，
红砖教室也需修缮了，便去了
北临明湖的庙宇“明伦堂”读
书。明伦堂殿内刻有孔夫子像

的石碑，老师曾叙说过文庙的
悠久故事，它始建于宋熙宁年
间，元末倾塌，明洪武二年重
建，至清代曾多次修整……

孔子曰“万般皆下品，惟有
读书高”，毛主席说“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在那座散发着儒家
思想的庙里聆听师说，这感觉
还真有几分神圣。大明湖小学
有着自己的特殊校规，考试不
够七十分是要补考的。

石碑上孔圣人期待的眼
神，老师们的谆谆教导，父母的
期望，那便是我完成小学教育
的摇篮之况。

如今，重临母校故地，由明
湖路北入文庙拜谒，新建的殿
宇黄瓦红墙、错落有致。穿堂而
过，漫步于久违的大成殿前，仰
望低视着它复修之前的熟悉，
依稀嗅着那久远的往事。

来到南面“影壁墙”，它的
墙体依然如故，这原本是芙蓉

街小学时的入口处，清代至今
已存留了数百年了，用手轻抚
着墙的老青砖，一股难以名状
的温馨涌入心头。

回首迈步在泮桥的凭栏
处，俯看着不清也不浑的水面，
却不知当年荷叶丛里的那对鸳
鸯，今在何方。恍惚间，信号枪
的声响，游泳比赛的情景，仿佛
在眼前飘荡。向西探路觅去，试
图再找到当年曲径通幽的花丛
深深，那流淌的小溪，还有溪边
浣洗手帕的女生……

览罢文庙，感慨万分，从
回忆里，在脑海里，修复了，完
善了它古代曾经的形貌，然
而，曾经的亲切却渐渐远去，
总觉得这金碧辉煌、尊贵堂皇
的文庙似乎缺失了什么。那原
本的古朴儒风，那曾经的往
事，那不用买门票便可出入的
时光，还有那诵读课文的朗朗
童音……

济南供年轻人吃喝玩乐的地
方很多，先是以大学为中心发展
起来的，比如山师、洪楼；因新兴
时尚潮流衣物聚集而成的，有人
防商城、洪家楼；由批发市场带动
起来的，有老东门小商品市场、西
市场、泺口等。其中我最喜欢的是
山师，它的迷人之处在于杂而全，
像个实体淘宝。

小时候，记忆里都是吃。我从
三四岁起，就跟着大我十五岁的
小姨去逛，固定项目是喝酸奶。那
家卖酸奶的店门口总有人排队，
酸奶盛在白色玻璃瓶里，瓶口用
皮筋勒着一张薄薄的纸封着。上
了小学，还是跟着小姨逛，内容丰
富起来。那时白天就有地摊，小姨
看衣服，我看玩具、贴画。印象最
深的一件事，是有一天，小姨忽然
看着马路对面的一家新开张的店
惊喜地叫起来：“啊，是凯菲！”然
后立刻给我介绍，是一个很有名
的卖冰激凌蛋糕的店。小姨立刻
要领着我过马路去吃，但很快打
住。她看着我，“你穿这身儿可不
行。”背心、裤衩，一身男孩子打扮
不说，还脏兮兮的。于是领我在一
个衣服摊前，很快选定了一件黄
色半袖T恤、一条牛仔色过膝布
裙。当街换装，那感觉跟美少女变
身似的。然后优雅进店，第一感觉
是有空调，还有点不适应。选了一
角冰激凌蛋糕，才知道是把冰激
凌做成蛋糕的样子，第一次吃样
子这么美、味道也这么美的东西。
小姨尝了几口，剩下的都给了我。
说起来感慨，小姨上学时，用她的
零花钱，在山师各色小店中，给我
开了不少“眼界”，比如冰激凌蛋
糕、作为生日礼物的音乐盒、防水
手表……人生中有个讲究、有品
味的小姨真好！

上了大学，我才真正走进那
些漂亮的挂饰、首饰店近距离观
摩。衣服鞋子的店，我至今从不进
入，因为评估、讲价这些事情，对
我来说是个太大的挑战了。化妆
品的店虽然也不进，但那个出名
的化妆品柜台我还是很喜欢围观
一下的——— 在媒体发达的如今，
这个柜台主人的江湖诨名为“奇
葩叔叔”。这个“店”只有两节柜
台，总有十来个女生们围着柜台
喊话，无论你问什么化妆品，都能
得到一个结巴但肯定的回答。他
的商品全部堆在身后，柜台上更
是堆满了东西。近几年超市把同
类货堆成一团、利用消费者心理
来促销，好像很聪明的样子；其实
这位山师怪叔叔早就在用这招
了：女生们看着一堆化妆品，忍不
住就会拿起来挨个用，然后挨个
买。山师不乏这类个性店、个性店
主，只要经常逛就有有趣的发现。

山师在前几年的一阵“装修”
中，少了一些老店，萎靡了一阵。
但很快，学生的购买力是惊人的，
更具有创意的店铺开了起来，同
时还来了一些全国知名小吃。山
师的美食是出名的，从台湾、香港
小吃到进口美食，中餐就不用说
了，西餐店更是有五六家。经常约
了好友去吃夜宵，一种吃法是在
一家店驻足，一种是沿途一家家
小吃品尝下来。后者更有趣些，经
验是一定只买一人份，不然吃到
一半就饱了。

山师太热闹，以至于我一个
人逛街的那几年，从来不觉得寂
寞；逛到饭点也能从容地去熟悉
的店铺要碗面、吃份饭、挑点串
儿，全程一声不吭，现在想想，闷
骚也别致。在我的时间轴中，见过
好几家店的火热和替换，每个曾
陪我逛过山师的男女也都有故事
可回忆，于是写完此文，俨然觉得
自己也是个有历史的人呢。

【80后观澜】

逛山师
□辛然

沿齐鲁大学的杏林路漫
步到校园最西端，尽头便是一
幢柏荫掩映下的建筑——— 景
蓝斋，建于1924年。初听这名
字，雅致中透着婉约，料想房
舍也必定是中国传统的样式。
它本是齐大最初的女生宿舍，
所以名字充满女性色彩；而建
筑风格却大相径庭，可以说是
齐鲁大学建筑群中唯一一座
典型的德式风格建筑。

在齐鲁大学历史中，有三
位声名赫赫的知识女性———
蓝纳德、麦美德和刘兰华女
士，她们历任女生部主任一
职。女生部英文称为“妇女学

院”，在这所教会大学中是独
立机构，主任一职即为“妇女
学院”院长，不仅与其他学院
院长一样待遇，而且可以自主
支配财政权。齐大作为中国近
代大学史中“男女同学”较早
的学校，得益于1908年成立的
北京协和女子医学院。这所学
校在1923年由五位美籍医学女
博士带领，两个班32名女学生
并入齐大，年龄最长的蓝博士
成为齐鲁大学第一任女生部
主任。并校后医学院带来的几
十万“嫁妆”，使齐大有了漂亮
的第一女生宿舍，这幢楼在蓝
纳德去世后，取名“景蓝斋”以

示纪念。八年之后留美博士刘
兰华女士作为第三任女生部
主任，主持修建了另一所女生
宿舍，取名“美德楼”，以纪念
第二任女生部主任麦美德女
士。

麦美德女士何许人也？她
是美籍女传教士、孔祥熙少年
时的恩师、贝满女中校长，还
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女子
大学——— 华北协和女子大学
的创始人。1930年到济南齐大
任神学院教授，接替身体欠佳
的蓝纳德成为女生部主任。因
为三十年前的那段师生情，正
苦寻南京国民政府备案的齐

鲁大学遂派麦美德女士赴南
京拜见时任国民政府工商部
部长孔祥熙。1931年，南京国民
政府教育部批转山东省教育
厅呈文，准予齐鲁大学立案，
承认其正式的合法地位，成为
后来的民国十四所教会大学
之一。孔祥熙也就此担任了齐
鲁大学的名誉校长。

刘兰华女士呢？这是一位
被誉为民国奇女子的人。她是
麦美德北京贝满女中时期的
弟子、“红色牧师”余心清的妻
子，余心清是冯玉祥秘书长，
后因策划国民党高级将领起
义被捕入狱。

三位奇女子在这所古老
的大学营造了一方“女儿国”。
如今的景蓝斋保存还算完好，
而毗邻的美德楼处境堪忧，在
两年前被拆去屋顶与门窗后，
就在一片瓦砾中默默等待最
后的命运。在采访中也听闻校
方即将修缮保护，但愿会重现
当年的风采。景蓝斋的门旁挂
着“山东省耳鼻喉研究所”的
牌子，原来1952年后，这里曾是
山医的耳鼻喉研究所，中国第
一个人工喉就是从这里研制
并用于临床的。

穿过门廊，竟是处不小的
院落，还有户人家居住在西北
角的平房里。一只白狗慵懒地
在院子里晒着太阳。站在这景
蓝斋的院落中，环顾一周，昔
日的“绣楼”已人去楼空，时光
静默无声，院子里的两棵梨树
刚刚吐出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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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春的泉城最是美
丽，处处有花盛开，白玉兰、紫
玉兰，大樱花、小樱花，遍地芬
芳。

驻足在一棵花树下。那花
儿开得清爽又明朗，任凭日光
如同洇透绢纸，在薄如蝉翼的
花瓣间印染出点点光影。繁密
的花盏层层堆叠，摇落下曳曳
的花影，浅淡的墨色在花枝间
缠绵，轻薄的蜜黄与冷紫也在
花萼下栖居。色相冲和，光华寂
寂，衬得新生叶片也如同是淡
雅的花。

入目的一切都是如此的熟
悉，仿佛一切都回到我最初见
到这棵花树的那一天。那时年
幼的我独自一人面对着这漫天
香雪，簌簌碎玉，不可抑制地一
阵莫名恐惧。我不知道，这样一
种对于盛景不长的畏惧是不是

每个人年幼时的一场劫，可在
那一刻，我心中有一个冷静而
残酷的声音对我说：“你只能有
这一刹那而已。在这之前，你未
想过你将有，而在这之后，你将
忘却你曾有。”年幼的我在这一
片繁花前寸步难移，生生看到
眼眶微温。最终有几滴泪怔怔
落下，坠入满地残花中，再无寻
处。

可事实分明不是那样的。
纵使这天气还不够暖，纵使这
浅草还不够青，但我的这一棵
花树，仍然盛放了。即使这些年
来，我离开了童年玩耍的小院，
远远地将它遗落在身后，可当
我不经意回首时，它还是亭亭
地立在原地，参差披拂，扬起纷
纷碎花，深雪一样散落在我肩
上，拂去还满。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们

从来都不会失去任何回忆、任
何美丽。游子就算一别千里，也
从未失落过家乡的明月。而我，
就算此花飞尽，就算落红难缀，
可是在回首的刹那，我依然能
够穿透过回忆中的重重落尘，
捡拾起最初落泪时的感伤，回
味到如今微笑中的释然。

而终究，在笑与泪重叠的
软糯花香中，我听见自己心里
的声音，它比悲伤更郑重，比欢
喜还认真。

它说，三月里，每个人都有
一棵花树。它说，拥有一棵花
树，我们也就拥有了所有的三
月，所有的春天。

驻足在花树下【历下亭】

□郭锐

春花。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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